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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 走 白 洋 淀

白洋淀，好响亮的名字呀！

白洋淀是冀中平原上的一颗明珠。鱼米之乡，为子弟兵提供

精美的给养不用说，在那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里，依靠河湖港

汊，成为最巩固的根据地。我记得最清楚的，是去过白洋淀两次。

记忆不清的还有好几次。

抗日战争开始，我在新世纪剧社工作。一九三八年秋末，我奉

命参加区党委组织的北上工作团，并带剧社一起去工作。已经是

风萧萧、黄叶飘的季节。区党委给我们发了步枪、手榴弹和棉军

装。幕布和道具用两个骡子驮着，两个汽灯，一个人挑着。

当时冀中区党委驻任丘县出岸村，司、政两部驻青塔镇。在一

天的早晨，我们穿上棉军装，背上背包，挎上枪，背上手榴弹就出发

了。

中午时分，走上大青河的长堤，堤旁尽是几搂粗的大柳树，西

风有些凉了，黄色的、红色的叶子纷纷落着。堤下激流有声。

路上经过冀中最小的县份———新镇县。过了城向东去，就是

三地委驻地。地委书记董汝勤同志接待了我。

董汝勤同志是冀中唯一的女地委书记，年岁不大，白净脸儿，

戴着眼镜。她看完了介绍信，微微笑了说：“很好！很需要！”又说：

“苏桥地方，是水旱码头，码头工人很多。工人和农民不一样⋯⋯”

她仔细谈了码头工人的生活：他们早出晚归，挣了钱来，打酒喝，买

肉吃。下顿怎么办，从不计较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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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还谈了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情况：从此往南，就是有名的文安

洼，年年水涝成灾，十年九不收，收一年吃十年。土地兼并严重，有

几十顷、几百顷、几千顷地的大地主⋯⋯

这时董汝勤同志尚未结婚，她青年时期在天津工作，把青春献

给了党。后来到洪湖特委工作。山西口音，很有风度。解放以后

因病逝于北京。

我们走到苏桥，听到前方有枪炮声，说是日寇在进攻胜芳，此

地离胜芳仅有四十里。

下午，我们在戏楼上挂起幕布，侧耳听得有枪炮声。开演的时

候，观众来得还是很多，有码头工人、附近的农民，还有部队。这天

晚上演了《血洒卢沟桥》、《爸爸做错了》、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三个节

目。演《血洒卢沟桥》的时候，台下很静，人们光知道卢沟桥事变，

不知道中国军队怎样在卢沟桥上抗击日寇。当演《爸爸做错了》

时，日本侵略军一出场，台下就有些动乱，当日本侵略军追赶两个

少女的时候，观众一阵怒吼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跳起脚来顿足

捶胸，好像日本侵略军就在面前。最后演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那个

卖艺的女孩子唱道：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

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⋯⋯”人们屏息宁神，纹丝不动。老人谈

到日寇怎样占领东北，父女二人不得不流浪江湖卖艺为生，人们由

不得落下泪来。当卖艺老人伸手敛钱的时候，观众纷纷把铜元扔

上台来，也有扔银元的。在抗日初期，崔嵬同志写下这个小戏，为

发动广大人民起来抗日救亡立下了功勋。

我们原来的计划，要在这里工作一个时期，帮助地方上在码头

工人中建党。但是因为敌人的进攻，董汝勤同志派人来催促我们

离开这里。我们只演了三个晚会，就离开这里到雄县去。

离开雄县向五分区驻地进发。当时五分区司、政两部驻在京、

津、保三角地带深处的霸县。分区政治部主任杨友民同志接待了

我们，表示非常高兴，他说：“我们早就想接你们来这里工作，非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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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。可是这个地区还不稳定⋯⋯”那天中午，杨友民同志代表

司、政两部请我们吃饭。在院子里摆上几个方桌，桌上摆了四个大

盆：一大盆熬肉，一大盆鸡蛋⋯⋯同志们一个个吃得汤足饭饱。可

是这里离敌人近，每天枪炮之声不绝于耳。我们听到杨友民同志

给他的部下讲话：“到了前方，不要把抗日的传单标语贴在老百姓

的墙上，免得老百姓受害。可以贴在树上、庙墙上⋯⋯”这里还是

游击区。

我们在杨友民同志直接帮助下工作了几天。他说派一个连队

送我们到安新，我说用不着，他说这里沿途土匪很多，只好派一个

排送我们。杨友民同志于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病逝。

当我们的队伍到了安新，城门口贴着大字标语：“欢迎新世纪

剧社！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有几队小学生打着小旗，喊着口号迎

接我们。大街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。到了地委机关，受到罗

玉川同志的热情接待。我说：“你们太客气了！”他说：“不欢迎不能

形成运动。”机关是个四合子大院，好像没有多少人，只有几个带短

枪的警卫人员走出走进。

剧社住在董氏花园；花园东边是四合子大瓦房，外院一个荷

塘，芦苇和柳叶子都黄了。塘西是个水榭，我就住在水榭上。周围

短墙是用酒坛子砌成。一个天津的碱商，竟有如此豪富！

午饭后，我又去和罗玉川同志谈工作，可是罗玉川同志很忙，

正拿着听筒打电话，在电话中知道，日本军队在发动进攻了。他拿

着听筒说：“什么？什么？日本军队的汽艇上来了？把堤旁的大树

放倒在河里！”“唔？打桩？打上几排大桩！不叫鬼子的汽艇进白

洋淀⋯⋯”不用问，日寇攻上来了。

罗玉川同志打完电话，长出一口气说：“日本军队五路围攻开

始了。”说话之间，好像正北方向有炮声。

罗玉川同志又拿起听筒说：“怎么？把打鸭子的大台杆组织起

来？五只渔船一组，藏在苇塘里⋯⋯唔？大量用铁砂⋯⋯阻止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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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进白洋淀。”打完电话，扭过头对我说：“你们演你们的戏！”

今天回忆起来，这就是“雁翎队”的开始吧？

罗玉川同志守着电话指挥群众武装作战，很忙，我不便多说。

走到戏楼，晚会正在进行，观众并不太多，北方二十里处有枪声，人

们对于看戏有些冷落。

其实那时在冀中平原上，枪声炮声是家常便饭。第二天晚会，

挂上幕布化好装等着，观众还是不来，只好去几个人，背上鼓、敲着

锣沿街发动，走了几趟街才聚弄了一些人来看戏，因为枪声更近

了。

演完戏回到董氏花园，罗玉川同志派人送信来，催我们离开这

里。我立刻派人去县政府要了几只船。水榭上很冷，这天晚上我

未睡着。天还黑着，人们就起来，牵牲口装船，急忙出发。

我们坐上船到同口镇，在村公所里打尖吃饭。这个村公所气

魄很大；在大四方院子中间，用板凳支着几个柳条笸箩，笸箩里盛

着大饼，用棉被盖着。旁边地上架锅烧水，一个老者，抄着手站在

一旁，眯眯笑着说：“自己拿吧，想吃多少就拿多少！”又说：“外边有

卖小鱼儿的，吃着方便。吃着喝碗开水，没有稀的。”

我拿了一个大饼，到门外买了五大枚的酥鱼，搁在大饼上，裹

了个喇叭卷儿，一边吃着，一边喝着开水。这几年人们过的是军事

共产生活，到一个村庄，吃了饭开下个白条就走了。

有一个人，我记不清是谁了，把大饼中间咬了个大窟窿，套在

脖子上，一边耍着，一边吃着，引逗得人们咯咯大笑。虽然战斗频

繁，人们还是充满革命乐观主义。

这次出去工作，围着白洋淀转了一个圈，在硝烟云雾，戎马倥

偬中，仓仓促促，顾不得看清白洋淀的“庐山真面目”。

第二次到白洋淀，是一九四二年，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之后。

这年四月，领导机关已经知道日寇将以十万军队扫荡冀中区。

四月，我们听了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同志的动员报告，决定化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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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，以小组为单位活动。动作要快，脚丫子闪击战。我的小组里有

刘纪、段森和王敏，到深北县隐蔽。深北县文建会的同志把我们安

排在石德路附近的“爱护村”里。在反扫荡时，近敌区是空隙地带，

叫作“灯下黑”。平时街上看不见人，当吃派饭的时候，围着饭桌坐

满一圈，冀中的、分区的、县里的、区里的，都集中在这里。我感到：

人太多了，会引起敌人的注意。

于是立即行动。第二天我们穿过饶阳县境，越过滹沱河，到了

献县的岳家庄。翌日一早，我们就听说敌人昨晚封锁了滹沱河；大

堤上五步一个岗哨，夜间有灯笼火把，断绝了行人。

岳家庄一带，正是梨花盛开。梨林连绵不断，纵横三五十里，

是打游击的好地方。可是敌人在滹沱河南里，扫荡得特凶；在麦田

里拉大网，反复剔抉，在村里抓夫修路、修岗楼。过了几天，听说骑

兵团被敌人击垮在石德路畔，政治委员杨经国同志牺牲了！

本来他们想越过石德路，到冀南去。第一天晚上没有窜过去，

第二天晚上又没窜过去，第三天晚上就被敌人打散了，军马满世界

乱跑。冀中人民群众没有不惋惜的。

在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以前，我们曾给骑兵团演了一场戏，闭幕以

后，杨经国同志曾到后台来看我，和演员同志们握手言欢。他说：

“老梁！跟我们一块吧！有马、有枪！”当时我的心上曾为之一动：

打游击有马有枪，倒是个好条件。不过六七十个人的队伍，有女演

员，有小鬼队，怎么打仗呢？我迟疑了。杨经国同志看我犹豫，也

就不勉强。

杨经国同志二十多岁年纪，穿着草绿色军装，非常英俊，革命

事业在等待他，他的牺牲，使我们深为哀痛。

过了几天，我们越过肃河公路，到了肃北地区。在肃北遇上

任、河、大联合县文建会的干部，我和王敏跟他们去任、河、大，刘纪

和段森回蠡县去。到了目的地，足足睡了一大觉。天色一明就听

说司、政两部昨天晚上来到这个村。我喜出望外，就去看司令员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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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操同志。一个参谋带着，一进门就喊：“有客自深北来！”吕正操

同志细高挑儿，白净面皮。听得说，他由不得怔了一下，问：“你从

深北来，怎么样？”我向他汇报了日寇“扫荡”情况，汇报了我广大军

民英勇反扫荡的情况。当我谈到：“骑兵团被敌人击垮了，杨经国

同志牺牲了！”他睁着大圆眼睛不再说什么。

在战斗的年月里，我明白一个高级军事负责人对军事干部的

珍惜。尤其是骑兵，在平原上是多么样的需要啊！我是明白他的

心情的。

我回来吃了午饭，睡了一会。在睡意矇中，听到枪声。我一
骨碌站起来，跑到门外一看，尘埃蔽天，司、政两部和群众团体的

人，排着四路纵队，摽着膀子出发了。说是敌人围上来了。我们紧

忙拾掇东西，跟群众一起，沿着街筒子向村外跑。到了村边上，遇

上十几个背枪的同志，跟他们一起越过高阳县境，到了蠡县东莲子

口村，在大“扫荡”中，蠡县是个空隙地带。

七月下旬，我们接到区党委的通知：敌人的扫荡是长期的，叫

我们在肃北集中，到白洋淀去，准备过路。

到了肃北，看见火线剧社社长苏禄同志，他们也集中了二十多

个人。“火线”是属于政治部领导的，“新世纪”是属于区党委领导

的，经常是同台演出，并肩作战。

在肃北住了几天，由部队保护去白洋淀。当时我因反扫荡留

下半尺长髯，出村时一个老太太走上来说：“看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还

跟着干吗，快回家吧！”我走过去安慰了她，其实我才二十几岁。

正是深秋时节，高粱晒着红米儿，玉蜀黍吐着花红线。我真是

叹服交通员的本领，从肃北到白洋淀，没有走一条大路，也没有走

一条小路，只是走过一块高粱地，又走过一块谷子地，半夜走到白

洋淀畔的大树刘庄。部队放上岗哨，在村西的大堤上歇下脚来。

交通员告诉我们：几天之前，曾有“火线”和“新世纪”的几个同

志，其中有苏禄的爱人路苓和“新世纪”的罗平，夜间在此处与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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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遇。路苓和罗平同志就牺牲在这里。她们与敌人遭遇后，一喊

口令，敌人就冲上来，开枪射击。路苓同志当场被打倒，罗平同志

跑下大堤，被敌人击倒在苇塘边上。在夜暗中，我没有看见苏禄同

志的表情。在那个年月里，死个人也不算什么希奇了。

路苓同志是火线剧社出色的女演员，一九三八年随“东北战地

服务团”来冀中。她在战火纷飞中演出了不少的好戏，为冀中人民

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可惜她正在年轻，就牺牲了。过路的人们，

展开一个红色大被，把她的尸首盖上。晚晌，全村群众给她们送

葬。

罗平同志是河南人。一九四○年参加剧社工作，为我们的小
鬼队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她长于音乐和绘画，她谱的《青年颂》，高亢

的音律传遍冀中平原。她画的宣传画，清淡而有特色，是一个有才

能的人。可惜，只二十多岁年纪就牺牲了。

到了白洋淀，正是蓼红芦白、淀水秋深的季节。淀水绿幽幽，

淀边上长满了各色的野花。陆地上人们都是种庄稼，淀里人们都

靠治鱼介苇为生。男人们下淀捕鱼：有撒网的，有搬罾的，有下虾

篓子的，下苇帘子（迷津）的⋯⋯忙个不休。女人们都是织席，破

苇，碾苇篾子。淀里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陆地上人们不同。

原来白洋淀是个清净地方，现在，附近县份的大队、机关、干部

都集中在这里。淀边上，背大枪的、挎盒子的、拿手榴弹的，人来人

往，摩肩接踵。我们正为找不到一个堡垒（地道）发愁，遇上冀中公

安局副局长王冀农同志。他说：“这个不难，你就跟着我们吧！”他

抬起手画了个大圆圈，说：“一个苇塘纵横四五十里，敌人来了，往

苇塘里一钻，就万事大吉！”他告诉我说，敌人的机枪子弹在苇丛里

窜行，五十步以外就无力了。

吃过晚饭，我们随王冀农同志坐船到大淀对过去，淀上有风，

挺凉爽。到了苇塘边上，蚊子成群。蚊子的个儿实在大，说像飞

机，有点玄乎；说像一个小蜻蜓，一点不假，叮人挺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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睡觉时，把苇席铺在草上，盖上被子，以防蚊咬。可是，第二天

黎明一醒，满淀上雾露，席子上是水，被子和衣服都潮湿了。皮肤

红肿，是夜间被蚊子咬的———夏天，被子盖不住。

淀里虽然保险，可是这个罪儿实在难受，只好在淀边村里住

下。

住了三两天，指挥部命令：造几天的干粮（烙了饼，切成棋子

块，在锅里爆干）装在干粮袋里，坐上渔船，到指定的地点集合。小

船走在水面上，轻轻划开淀水的波纹，绕过一条渠道，又过一个大

淀，再绕过一条渠道，又是一个大淀。在淀边下了船，我们就在这

个苇塘里住了三天。

芦苇有手指粗，有一房多高，长着绿色的宽大叶子。我们把芦

苇放倒，睡在上头。苇地上有蘑菇和黄色小花，鸟在叽叽喳喳叫

着。我们谈天或是说笑话，实在闷了，就到淀边上去玩。七月中

旬，正值荷花盛开，鸡头米长成拳头大，菱角开着白色的小花。淀

水清澈，看得见水中的游鱼，有一二尺长的大鱼。可是闻香不到

口，我们饿了只有吃几口饼干，渴了喝两捧淀水。在战争中，亦无

心欣赏淀上风光。

在一个下午，我们坐渔船出发，船队很长，穿过几条渠道，划过

一个大淀，中途有一个小岛，岛上有很多老树和苇垛。船队划过的

时候，一群群水鸟飞起，有长颈鹭鸶、野鸭、五彩水雉和许多不知名

的小鸟喳喳叫着，轰然而起。

下了船才知道这次过路的共有三百多干部，由三个连队护送。

太阳平西，我们的队伍出发了，成一路纵队，前头有部队开路，后头

有部队殿后。还是不走路，在青纱帐里穿行，远远可以看见敌人的

岗楼。天道热，口中奇渴，嗓子里像冒烟。当经过瓜园的时候，眼

看着白皮的甜瓜、绿皮的西瓜，一个个在眼前溜过，心里羡慕已极，

可是大家都有遵守纪律的习惯，没人动过一个。珍重和农民的关

系是大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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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行军，队伍走得很快，走一会儿跑一会儿，跑得肚肠痛，出了

浑身大汗。实在太渴，在月光之下，看见车沟边草底下有星星的闪

光，趴下就喝，很解渴。直到现在也闹不清是什么滋味，是马尿还

是雨水。

过铁路之前，队伍停了一刻，部队赶过去，我们走到铁路边的

时候，敌人在车站上开了机枪，机枪咯咯地叫着。原来正在漕河车

站的栅栏口上———我也真是闹不清，为什么非在敌人栅栏口上过

沟不可？人们一时惊慌，忽地跳进护路沟里，沟底有一丈宽，有一

房那么高。接着，又争先恐后地往上爬，沟上有人持枪指挥，可是

在枪声弹雨之中，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。

见有人跑上去，我往上跑了几次，都滚下来，实在太累了，只好

在对过坐下来歇一会。喘了几口气，看见土坡上有个树卜，有人从

那地方跑上去。我站起来，两手掐着腰，憋足了劲，跺了一下脚，跑

上去，正好有一只脚蹬在树卜上，我好容易扒住那只脚，那人急了，

用力一提腿，把我提了上去。在夜暗之中，也看不清是谁，竟有这

么大的力气！

机枪还在响着，我在沙地上跑着，眼看左边倒下一个，右边又

倒下一个。不知怎么，我也闹了个前失倒下去，摔了个大跟头。这

时我心上很清醒，想是中弹了。机枪还在响着，我躺在地上，伸开

两只手摸着，摸不到潮湿，也没有血腥味。觉得脚脖子有些痛，坐

起来一摸，脚脖子直了，我用两手一扳，咯吱一声，脚不痛了。站起

来又跑，直到跑出危险地带，才喘过气来。

前面经过一个村庄，村边积雨成河，一边蹚着水，用两手捧着

水喝了一个饱。过了河，天就黎明了。走过村庄，天已大亮，有人

挑着筲出来饮牛。刚从井里打上水来，我又扒着筲桶喝了个饱，

说：“真是浇心火！”

又要过封锁沟了。井台南边，是个岗楼。岗楼南边是一座高

山。我想为什么单在敌人岗楼底下过封锁沟？直到交通员从岗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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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搬出梯子来，叫我们过沟，我才认识到交通员的本领。当我们过

铁路的时候，敌人在电话中知道我们要进山，把队伍拉到道口上去

等伏击，可是我们偏不从道口上过。真是诸葛亮有诸葛亮的谋略，

司马懿有司马懿的谋略。或胜或败，各有千秋！

交通员又拿出一条绳子，有的爬梯子，有的拽绳子往上爬。正

在爬沟，敌人又赶过来，战斗开始了。两方各有一挺机枪，咯咯响

着。战士们喊着话：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！”就这样，我们一边打着

仗，一边跑，跑了一夜，身上也实在太乏累了。我左手提着一个小

夹袄，右手提着个小包袱，就像有几十斤沉重。“火线”的张刃先同

志给我背上小包袱，我才一步步爬上山去⋯⋯

从白洋淀到易县北水峪，一夜之间跑了一百七十里，又爬了个

八里地的山。

离开北水峪，向唐县的北洪城进发，中途路过完县的北大

悲———冀中后方勤务部所在地。我们在这里歇下来。听说三纵队

政治委员程子华同志回来了，那天晚上，我去看他。

进了门，他正点着一盏小油灯吃晚饭。桌上摆着一碗烩菜，一

碟大酱，两根干葱，几个馒头。他叫我坐下一块吃，我有点不好意

思。子华同志是参加过长征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，生活如

此清苦。据说，他向来饮食有度，起居有节。直到现在，已经七十

高龄，身体还是很健康的。他在那年春天带十六团、十七团、十八

团、二十三团、警备旅南下讨逆，去打了朱怀冰、石友三。风尘仆

仆，打了胜仗回来。据说这个战役打得很漂亮。

子华同志是冀中广大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领导者。在区党委主

管军事，后来兼区党委书记。在冀中工作期间，做了两件大事：一

是肯定土炸弹，开展了全区民兵的爆炸运动。一是肯定了地道，开

展了全区群众性的地道战。

那是一九四〇———一九四一年间，蠡县三区群众为了掩护干

部，发明了地道。为此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分歧，有的说这是“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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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路线”。县委书记王夫同志因此去职。子华同志以军委书记身

份召开了会议，听取了汇报，最后肯定：“没有地道，不能保存干部，

不能坚持平原游击战争。”立刻下令，发动全区人民群众，构筑了街

通街、村通村的大型地道，开展地道斗争。在那样艰苦的年月，民

兵和地方部队依靠地道作战，展开地道战，赢得平原游击战争的胜

利。子华同志肯定了地道斗争，为党、为国家民族立下不朽的功

勋。冀中广大人民群众是永远不能忘记的。因为地道不只掩护了

干部和武装，也掩护了广大人民群众。

１９７９年《天津日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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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 走 黑 虎 岭

我们是一九三七年中秋节后离开蠡县的。当时冀中第一个游

击队已经诞生，为了争取合法存在，我和廷华、知吾奉命去找温建

公同志商量办法。我们到了林县见到温建公同志，他热情地接待

了我们，并答应想办法。但呆不几天，日寇占领了京汉路，国民党

大军溃退，土匪横行，路途难通。我们想方设法，忧心如焚，但在这

大动乱中，我们脊梁上长出翅膀，也难飞回去呀！不能按时回去，

将来怎么和同志们见面呢？

我们住在林县政治处，等待机会。政治处主任闻允志同志留

我们在那里工作。有一次我们下决心回去，背上背包走出村去，他

又派人把我们追回来，说：“这里有党，这里需要干部⋯⋯”坚决要

我们在这里工作，但是我们不能。

凑巧，王志远同志带着两个学生从大合沟下来，要回冀中去。

王志远同志是经过政治风浪的老同志，跟他一块搭伴，是靠得住

的。他的两个学生是刘冷君和徐宗义。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刘馨

南。此外，还有另一伙，一个叫李华民的，也带着一伙学生同行。

李华民是个细高挑儿，脑袋不大，三角眼睛，两撇黑胡子。穿

着个灰色袍子，很短，像个雨伞。当时据说这人是个托派，但不知

后景如何。

决定农历正月十五以后出发，我把大衣给了青季，穿了他的布

袍子，很像个农民打扮。出发的那天早晨，知吾、廷华、青季把我送

出村外。在一块战斗了一年，怪留恋不舍的。本来想一块回去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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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他们接上了党的关系，组织决定不让他们回去，也无办法。自此

以后地分南北，不知何时才能见面。

林县地区，四围高山中间平坦。出发的这一天，青天黄地，万

里无云。我的心情很舒畅。一行雁群从高空里飞过，嘹亮地叫着，

春天来到人间。

中午以后进入山区，爬山路已经习惯了，因为我们是从彭城跟

着民训处第二大队队长李宪周同志到林县的。李宪周同志是个老

党员，照顾我们很周到，当时他也想回蠡县工作，我们也希望他回

去。

路上走着，志远就吧咂嘴，说：“我觉得身上不好⋯⋯”我说：

“是感冒啦？”一边走着，直说不好，越走越慢下来，走不动了。李华

民他们那一伙走在前头，一股劲儿喊我们，嫌我们走得慢了。李华

民回过头来，张开大嘴说：“在革命的道路上，牺牲个人不算什么，

也值得那么⋯⋯”后头那句话我没听清楚，反正不是说好听的。

李华民这么一说，馨南火了，说：“咱们不跟他们一块走了，填

上咱们的护照！”志远取出护照来，馨南写上。馨南说：“⋯⋯我们

都是老同志，有祸同当，不能把我们的同志扔在半路途中！”

于是，李华民一伙就和我们分手了。在这刻上，有一个人不言

声儿离开了我们，跟着李华民他们那一伙走了。我们也未叫他，由

他去吧！

途中，经过一个工作团的驻地，我们在那里落了一下脚，打听

了一下前方的情况，继续前进。走了两天，走到一个大山峡谷里的

小镇子，房屋被烧了很多，满村子飘着布臭气，墙根下的檩木还冒

着烟，燃烧着。说是日本鬼子才扫荡过去了。我们不能久停，立刻

转回来，回到工作团，跟负责同志说了，负责同志说：“你们还没这

个经验，山地行军，日本鬼在山那边，你们在这边，到哪儿去都无

事！”他一说，我们也就明白了。第二天我们又折转回去，继续前

进。说真的，抗战才开始，我们确实还缺少这种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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